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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A36

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叶子拥有
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因为受过男人的
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

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
的爱情一波三折。与此同时，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
李海涛，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
走，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
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

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
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
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马前进和郝大年促膝交谈
尽管何玉头晕目眩，“小朋友”的举动却

使他的脸更加绯红，心里说，真该死，我咋就忘
了给她送个什么物件呢！他灵机一动，从兜里
掏出20块钱，说：“我不会选东西，你自己看着
买点啥吧。”“傻样，一看就不是诚心的，装都装
不像。”“小朋友”看着他那窘态可掬的脸，挡开
他的手，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爸爸也是
南疆军区一个部队的军人，说不定你还能见到
他。”“噢，他叫啥名字？你都这么大了，他还在
当兵，一定是个大干部吧？”何玉忍不住一连串
地问。“这个可是军事机密。”丽娜说：“我把你们
部队的番号写信告诉我爸爸，需要见面，他会通
知你的。”何玉那修长的眉毛挤成了疙瘩，“不
说拉倒，我是巴结领导的人吗？”

想到这里，何玉无奈地笑了。脑海里浮
现出前天见到鲁万有的情景，他总觉得这位
团长是个挺神奇的人，不但对他的事了解得
多，居然对挎包里装的信也能看得出来。何
玉觉得，像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他，他的
行为举动都能向鲁万有传递信息。莫非团长就
是丽娜的爸爸？不对。丽娜姓黄，团长姓鲁
呀。兴许是丽娜爸爸的战友呢？对，一定是这
样。丽娜的爸爸向他的战友说了什么，他的这
位战友才会有神神秘秘的举动。他想立即给丽
娜写封信，打听出事情的真相，免得思来想去晕
头涨脑。其实，去年在巴托第一次见到鲁万有，
他心里就产生了一个个疑点，接连两次给丽娜
去信询问，两次答复：事关军事机密，现在不能
告诉你。尽管丽娜的每次来信温情里透着那种
意思，可更多的是鼓励，鼓励他以苦为荣，扎根
边防，既然当兵就当出个样儿来。一看这文字，
何玉又想起鲁万有的语气。莫非——哎，苦思
冥想仍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决定立即给丽娜写
封信，封山七个多月时间，人家寄来了11封信，
说什么也该回封信了。何玉在长条桌上展开信
纸，拿出钢笔，可又为称呼犯了难。还叫人家

“小朋友”吗？人家是大学生了，应该改个叫
法。称“亲爱的”？不合适，没来由。“小朋友”就
是“小朋友”，这称呼实在、亲切、有意思。何玉
在信纸上写出“小朋友”三个字，心跳突然快了
起来。他又回想起鲁万有“不要辜负——期
望”的话，特地把“朋友”二字加了重音，这，是
自己多心还是另有寓意呢？电影快放到一半
了吧？何玉猛地回过神来。必须赶在放映结
束前把这封信写完！他剥了一粒糖塞进嘴
里，笔走龙蛇给丽娜写起信来。

马前进也没有看电影。这会儿，他正和

郝大年促膝
交谈。

“巴托这
十多年什么
都是从无到有。1964 年修通了简易路，凑合
着能跑汽车了，拉东西、运物资，再也不用马
背驮、牦牛运了。原来连里没有汽车，后来一
下子配了两辆车，还有一台推土机。原来连
里没有放映机，不能放电影，现在能看电影
了，‘老三战’总比一战也不战强吧。”郝大年
说到这里，自己哈哈笑了起来。

马前进也跟着哈哈笑，他没有说话的意
思，只想让郝大年这样不停地讲下去。

“有的是有了，丢的也丢了。我是陕西
人，打小时候起，就常听三五九旅响当当的牌
子，冲着这块牌子 1958年来当兵吃粮。可倒
好，没几年部队整编成公安边防军，从叱咤风
云的野战部队一下子成了边防军，连军装也
换成公安服，在边防落地生根成了地地道道
的边防军。”郝大年叹息一声，划根火柴点上
烟，吐出的烟雾像他的缕缕思绪。

马前进仍然没吭声。两眼看着郝大年，
眼神里流露着让对方把话说下去的意思。

“以卡为家，咱这个家大啊，守卫两万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边防线近千里，一次巡逻就
得两三个星期，得安排巡逻了。”郝大年问：

“老马，你以前巡过逻吗？”
“连长，这次巡逻得让我去，我带队。”马前

进说话了。刚才他俩叙过家常，两人同年出生，
同年入伍，只是郝大年生日比他早三个多月。
他说：“我想尽快熟悉边防线上的情况。”郝大年
是个干脆利落的直爽人，小平头，大脑门，高鼻
梁，圆下巴，眉宇间透着几分干练。他一摸小平
头，说：“准备吧，就这么定了。”

走出郝大年的宿舍，已是夜晚11点多钟，
电影已经散场，营房一片寂静。寒风一吹，马
前进睡意全无。他回到宿舍，挎上手枪，扎好
腰带，向后山的瞭望哨走去。三连原先的范
指导员是 1956年入伍的老边防，如今提升为
副教导员，马前进是奉调接替他的。上山前，
他特地跑到二营找范副教导员取经，老范平
淡地说：“山上和山下有许多不同点。咱搞政
工的像是一个家里的大哥哥，要让弟兄们感
到亲，有啥事儿愿跟你说，不寂寞、不孤单。”

（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从明日起，本报开始连载反腐长
篇小说《反贪在行动》，敬请读者关注。 20

我又一次去了“钻石人间”
叶子到了“钻石人间”没多久，就跟小玉

成了不错的朋友了。或者应该这样说，从叶
子穿着一袭黑色的衣裙第一次出现在“钻石
人间”如此不同的女人，小玉的全部视线在叶
子的身上打转。但最初见到叶子，小玉并没
有想要怎么样，她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太美
了。小玉在当天主动跟叶子搭话，并告诉她
很多在这儿需要注意的事。

小玉是那种比较有城府的女孩，这可能
跟她过早地踏入社会有很大关系，她不相信
任何人。跟“钻石人间”的女孩或是女人稍有
不同的是，她不太在乎金钱，她会和自己偶然
喜欢的男人上床，甚至可以为他们花钱。当
然，她不会拒绝金钱，李海涛的那次是个例
外。一开始她只是觉得李海涛属于自己喜欢
的那种型，所以在他喝醉的那天小玉才会把
他扶到自己家里。让她惊讶的是，李海涛居
然要在第二天早上“埋单”，而且还是偷偷地
买，他当时的那种羞涩让小玉心里一紧，说不
出的感觉。小玉在那一刻忽然觉得李海涛是
她一辈子要找的男人——年轻、体贴、有经济
基础、气度不凡，甚至在床上都很让人满意。

只是，好像李海涛已经喜欢上了叶子。
可这点反而使小玉更加割舍不下了。小玉并
不知道在这之前叶子已经跟自己的心上人有
过那么一夜了。所以，小玉在心里发誓，无论
如何要阻止他们上床。她主观地认为，只要
阻止了他们上床，她就还有大把机会。

时间像水一样流过，我的人生好像就此
停顿了，正如我的爱情——如果和叶子的一
夜夜激情算是爱情的话。银行里的存款越来
越少了，而且这段时间手气不好，有点儿逢赌
必输、屡战屡败的意思。可惜我已经不能再
屡败屡战了，我还不想跟叶子吃饭的时候让她
埋单。我甚至想给叶子买点什么，但一想到她
满柜子的名牌，就有点儿心虚。与其买了让她
笑话，还不如什么也不买。我在社会上游荡
着，就像“钻石人间”里坐不上台的小姐。

在我租的房子到期之前，我把所有衣服
搬回了家，并在家人的庆祝下过完了我的
26 岁生日。反正现在没有工作，这房子一
个月 2500块钱的房租对现在的我而言也着实是
个负担。

我去了“钻石人间”。没别的，只想跟以
前一样躲在二楼上趴着栏杆看我心爱的女人
跳舞。准备上二楼，就被从卫生间里出来的
小玉给撞上了，情形跟半年前我喝多了撞在

小 玉 怀
里 差 不
多。唉，
不 是 冤
家 不 聚
头 ！ 怎
么 这 个
女人无处不在？她好像时时刻刻夹在我和叶
子中间。

而且，仔细想想，她是我的情敌，也是叶
子的情敌。小玉以极快的速度用双手绕上我
的脖子，把几乎一半的重量吊在我身上。她
显然喝了很多酒，连呼吸都带着一股浓重的
酒精气味。吧台上都是人，这万一被叶子撞
见，就算她无所谓，我心里也不太舒服啊！

于是我用力掰开小玉的手。掰了也没
用，她马上又绕过来。再掰，再绕……如此三
番五次，吧台上没叫小姐的几个家伙和没坐
上台的几个小姐就饶有兴趣地朝这边看了。

“怕叶子看见啊？怕个屁！她在包间
呢！宝贝儿，今天去我那儿吧……”小玉的舌
尖已经在我的脖子上游离了。弄了我一脖子
带酒味儿的口水！我厌恶地扭了扭身子，想挣
开她跑掉，但小玉就像个长了八只脚的章鱼缠
在我身上。我用力推开她，吼道：“怎么回事
儿？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要不要脸？”

说完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这时候 DJ
刚好转换了慢曲子，很多人朝这边看过来。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小姐捧着一杯可乐，跷着
二郎腿，笑着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小玉松开我的脖子，朝我脸上吐了口唾
沫！我操！这臭女人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朝我
脸上吐唾沫！吧台上有人笑起来。那个小调酒
师把调好的酒洒了一地。一个小服务员忘了开
单子，一对狗男女在碰完杯后忘了往嘴里送
酒，就举在半空中……他们等着看戏……而
小玉这时候已经转过身去了，她要开溜！我
靠，表演训练班出来的吧，演完了就走？还有
对手戏呢！在太多人的注视之下，恼怒的我
情急之中伸手向她后背一抓……小玉在这天
穿了一件类似于中式小肚兜的墨绿色小上
衣，两根交叉在后背的小铁链把那件小上衣
紧紧箍在小玉身上，而我在情急之下猛然抓
住的就是这两根小铁链。也不知是用力过
猛，还是小铁链太单薄，总之那件小上衣从小
玉的身上一下子就滑落下来，掉在地上。还
未等小玉反应过来，她的上身就完全
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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